
朋
友常安几年前移居美国

,

前

不久 回国探亲
,

听说一直为

追求专业事业而迟迟没有要

孩子的我
,

终于在步入不惑年之初
,

做

了 一个漂 亮 男孩 的母亲
。

她很为我感

到高兴和骄傲
,

同时也有几许惊讶
,

所

以特地来我家小聚了一次
。

由于我们都 已身 为人母
,

加之又

是多年好友
,

所以我们的话题比以前就

更是增添了不少的共同点
。

闲聊中
,

我

们很自然地将话题集中在
“

关于孩子的

教育上
” ,

但谈得更多
、

疑虑也最 多的

是
�

应该让孩子在哪儿接受早
、

中期教

育 , 基于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
,

其实我

更喜欢欧美国家那种以孩子为中心
,

注

重孩子心灵的成长教育
,

以及侧重对孩

子的人格培养及情商的开发
,

体现孩子

自己去探索 的理念
。

于是
,

朋 友问我是 否有移民 的 想

法 , 但就我跟老公 目前的 生活与工作

现状来分析
,

最大的可能性是办理投资

移民
。 “

加拿大
� ”

我和朋友 同时想到

了也可能是最方便最快捷的移民国 家
,

所 以异 口 同声说出 了这个国家 的名字
。

我本人是在电视台工作
,

老公是搞教育

投资的
,

加 之我俩 的英语 口 语都 比较

差
,

故而觉得
,

也许办投资移民会比较

顺利
。

老公 曾去欧洲商务考察过多次
,

而我也有拿到 了美国绿卡现旅居德国

的大师哥鼓动过我们移民德国
,

还有在

美国和加拿大定居的同学与朋友
,

曾多

次告诉过我他们现在所居住城市的种

种状况与社会福利
,

和孩子受教育学校

的基础设施与先进理念
,

一度让我在思

考这个移 民的问题上左右为难
。

我告诉常安
,

就现实角度来考虑
,

我 觉得加 拿大可能 比较适合我们
。

听

到这儿
,

谁知她一下子兴奋起来了
,

竟

然一 口 气给我讲述 了好几个她在美 国

遇到 的第三世界移民 的真实故事
,

让

我听得更是云里雾里
。

在此
,

且让大家

一起来分享朋友常安在美 国遇到 的趣

闻乐事吧
�

  

⋯⋯

吝国移民集策洛衫矶

洛杉矶是全美第二大金融城市
,

集 中了来 自世界各地 的 各色移 民
。

她

那从 印第安那来度假的朋 友一下 飞机

便叹
� “

我家所在的城市和这里比简直

就是 乡下
。 ”

朋友笑笑未答
,

但心想
,

洛

杉矶和北京
、

上海相 比才像农村呢
。

记

得七八年前她初来美国
,

下了飞机
,

飞

驰在高速公路上她还不敢相信 自己的

眼睛
—

这就是美 国 , 这就是 ! ∀ # 当

初
,

在她的记忆里
,

那里没有高楼大厦
,

有的是宽阔 的 天空
,

低 矮的房屋与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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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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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当时她真在心里嘀咕

� “

这儿能

让人觉得它进步的地方
,

就是到处只见

汽车
,

看不见人
。 ”

也许
,

正是这样一个不显 山不露

水的 所谓大都市
,

只有在生活时 间长

了
,

你才会发现这里只是世界的一个缩

影 � “

我在的工作环境使我接触了从世

界各地来到这里冒险挣扎的人
。

虽然文

化
、

宗教
、

生活习惯迥异
,

但人性却是

相通相近的
,

从对一个种族的不了解到

习惯甚至相容
,

其实并不难
,

多些理解
、

多些兴趣
,

你才会发现原来不同肤色的

人有着和你及相似的喜怒哀乐
。 ”

常安

毫不掩饰地说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
            

    

从菲籍移民同事看第三世
界移民井性

听常安介绍
,

她周 围 的 同事 以菲

律宾籍护士居多
。

而菲籍护士移民美国

可追溯到 ( ) 世纪 ∗) 年代
,

其中不少人

在沙特阿拉伯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
。

虽然菲律宾是个以天 主教 为主的

国家
,

但是在 习
‘

质和文化上与中国人没

有太大的 区别
。 “

我个人感觉他们甚至

比中国人直率而简单
。

不少同事都会告

诉我在菲律宾有很多中国人
,

中国人善

于理财
、

做生意
,

大多散居在东南亚的

中国人都是有钱人的代名词
。

然而中国

人却比其他族裔带有更多 的种族歧视

的劣根性
。 ”

听开 朗 的常安讲述
,

倒觉

得今天这话从她那儿说出来感觉较往

常凝重多了
。

“

我还记得一个相当漂亮的女护士

+盯,−
,

头一天就告诉我
�

晦
,

我有中国

血统呢
。

难怪她的眼睛
、

脸型和东南亚

人不太一样
。

+ ./ ,0 总是在 闲暇时利用

医院的电脑
,

偷偷上网做她的小型电子

商务
,

她很自豪地告诉我因为她遗传了

中国人的生意头脑
。

然而她的家史可真

的让我这个中国人觉得辛酸
。 ”

朋友摆

出一副真心酸的样子
。

东南亚 的中国富人是不容许自 己

的子嗣和当地的东南亚本土人通婚的
,

因为本土人多为 中国人大家族的佣人

或长工
,

地位等级差别很 大
。

而 + ./ ,0

父母 的爱情故事就滋生在这样一个历

史环境下

—
+ .

/, 0的父 亲是个中国 少

爷
,

从 ∃∗ 岁便爱上 了 + ./ ,− 的母亲
,

坚

决要迎娶她 回家
。

于是
,

中国 少爷终于

被赶 出家 门
,

永远失去 了家产的 继承

权
。

+ ./ ,0 说她是在贫 穷中长大的
,

他

父 亲的兄弟个个都是有钱人
,

+ .
/, 0一

家不被承认
,

他父亲最终在困顿中死于

肺癌
,

用 + . /, 0的话说几乎是被疼痛折

磨死的
,

临死前一直用 中国话重复一些

+ ./ ,0 永远不懂的 句子
。

常安讲述的这

个中国 少爷去世时才12 岁
,

而妻子则

从此没有再婚⋯⋯

像 这样的爱情故事
,

常安说她相

信在她的 同事当中还有不少
,

只是有的

结局好些
,

有的则不得而知
。

她给我记

起了有一位小个子菲籍 护 士助理曾跳

牙 裂嘴地对她喊道
� “

我告诉你 吧
,

我

有中 国 人的血统
, ”

可是
,

她下面的话

极其狠毒
� “

∃ .3 45 .3
6 ,

因为我有中国

人血统
。 ”

常安说她 当初笑 了
,

并 回骂

了过去
� “

我 的天
,

那个 中国 人一定是

全世界最不长眼的
,

留下你这么个
‘

尤

物 ”
’ 。

谁知
,

小个子菲籍护士助理竟即

刻 向她张牙舞爪地扑将过来
, “

我赶紧

躲到高大的西班牙靓哥7 ./ 8 身后
,

她

和 7 . / 8 是死对头⋯ ⋯
”

很有刁妇撒野

的惊险场面
。

综观移 民各族裔 的爱情观
、

婚姻

观
,

中国 人的 家庭真 的要算是最现实

的
、

理性条件最多的 了
。

常安说
,

中国 文化特别是佛教对

东南亚的影响不小
,

不少人会问她关于
“

风水
”

的知识
,

一副认真的态度
,

还有

佛教和天主教在一个家庭并存等问题
,

常常弄得她啼笑 皆非
。

天主教 的教义 相 当严格
,

除 了上

帝
,

别 的 旁路神 灵教徒 是不该信 的
。

“

我从中国 回来
,

一位同事伸着手 向我

要礼物
,

我是买 了不少小东西
,

早已送

得差不多
,

于是开玩笑地说我什么都没

有了除了一个光头和尚
,

不料她很是认

真地说好呀好呀
,

我家里摆佛的
。 ”

“

9 00 . : , 你认真的 , 你不是 天主

教徒吗, ”

常安很是困惑
,

心想不是想

要中国 货想疯了 吧
。

她 同 事则很 是严

肃地告诉她
“

是呀
,

我全家都是虔诚

的天主教徒
,

不过我家里也摆佛
,

摆香

案
。 ”

而常 的顶头上司 也凑过来
“

是呀
,

我妹妹嫁 了 中国人
,

他们周 末去教堂
,

平时有个专门 的房间拜佛
。 ”

好吧好吧
,

常安心里开始有点乱套 了
,

不管怎么

样
,

她大概还是能够找到些什么东西送

同事的
,

到最后
,

她很无奈地给同事送

了双筷子
。 “

给一个虔诚的 天主教徒送

个佛爷到底让我不安
。 ”

常安推开双手
,

将无奈的感受再次重演了 一遍
。

菲律宾人喜欢吃海货
,

鱼虾等
,

但

听常安讲述说他们 竟然会不知海参是

何物 , 常安头一次从菲裔同 事那里知

道 了墨斗鱼原来也有牙
�

还有他们最

喜欢的 食品叫
‘  

;∀ < + = >
” , ‘’

其 实就是

粉丝炒肉 末
,

加点蔬菜等等
,

但很是不

同于 中国人吃 的
‘

蚂蚁上树 ” ,

常安解

释道
。

还有一种猪血炒肝或者炒肚
,

只

是那
“

血豆腐
”

被 当成调料
,

糊糊地和

肝或肚炒在一起
,

十分美味
,

没有腥味
。

据介绍
,

类似这种小吃中
,

比较受

欢迎的是蒜干炒花生米
,

还有一种腥气

熏天的干炸小银鱼
,

吃之前
,

要在微波

炉里热一下
,

但是会让她们医院满病区

都臭不可闻
, “

曾经
,

差点把我 的一个

黑人同事熏吐了
,

可是吃到嘴里
,

鲜香

难舍
,

十分上瘾
。 ”

一听就知道常安是热

爱美食的专家
,

我也听得快流 口水了
。

还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现象是
—

每

年的假期
,

常安大多数的同事都会回故

国休整
,

大部分人会留恋在菲律宾的休

闲生活
,

可还是无可奈何地回到美国
。

显然
,

菲籍女佣恐怕在整个世界的

劳力市场都非常有名
。

在菲国能够去英

文学校甚至有的去双语学校的 家庭 大

多为 中上层阶级
,

她的这些同事回 家之

后个个都难以忘
’

�不有女佣伺候 的幸福

出国 与就业 ∃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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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有意思的是现在就连常安她 ?

岁 的儿子 ≅Α ΒΒ Χ

—
这个 出生在 美国

,

从小便在菲国他祖母家被当成了少爷
,

已不只一个女佣 围着他转了
。

有一次小

≅Α ΒΒ Χ 尿急
,

找不到洗手 间
,

祖母告诉

他可以尿在杂间的小桶里或者院子里
,

他吃惊
,

急 了
,

问了好几遍
� “

真的 , 我

可以尿在小桶里或院子里吗 ? 祖母
,

你

说的是认真的吗 #
”

当得到祖母的首肯
,

解了燃眉 之急后
,

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常

安
� “

我真喜欢我祖母的房子
,

可以到

处撒尿
,

再不用去洗手间 了
,

我们可不

可 以不再回美国 了 #
”

她妈一听
,

急 了
,

失色道
� “

亲爱的
,

我们必须回美 国
。 ”

是 的
,

必须 回 美 国
,

不 得不 回 美

国
,

其实不只是常安 自己
,

各国 的移民

都有 自己的无奈
。

当年充满热情
,

现在

则是倦怠
,

然而短期回家还好
,

时间长

了
,

多数人都会选择回美国
,

人们到底

习惯了汽车
,

干净的环境
,

卫生的食品
,

还有宽广的空间⋯ ⋯

在 美 国 虽然是 日 复一 日
,

机器 一

勇位里多口 音前重的韩籍
移民女同事

在洛杉矶市中心
,

除 了 中国人都

很熟悉的
“

唐人街Δ+ 5 ΑΒ. >, Ε ΒΦ
”

外
,

还

有一个
“

韩国城 ΔΓ , /6 .

>, Ε ΒΦ
” 。

常安

以前公司 的 + = Η 便是位韩国 人
,

而且

她公司所在的 办公大楼对面 的商店贴

的都是韩国美女
。

常安印象中
,

在美 国

的韩国 人也是 以开餐厅或者做生意为

主
。

直到有一天她到位于市中心 的另 一

家集移植
、

肿瘤
、

心血管研究为一体的

Ι > , = < + = < > 医院工作时
,

见着在它的

移植病房的墙壁上
,

挂的居然都是韩语

条幅和 日本画
,

而与她一起工作的同事

也大部分都是 口 音浓重 的韩国女孩时
,

她才知道
,

这个单位
,

韩国移 民居多
。

喜爱中国作家
“

老舍
”

的
东欧移民老大哥

出生在 ( ) 世纪 ∗) 年代前后的人一

定还记得
,

南斯拉夫经典战争影片
“

瓦

尔特保卫萨拉热窝
”

和
“

桥
”

这两部 电

说
,

影响 了整整一代人
。

这使我们想起

了那个伴随我们度过童年的 年代
。

当

年
,

常安的家中藏书颇多
,

都是她老妈

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红卫兵的砸

抄中偷偷藏下来的
,

那个时候
,

这些书

是不能随便染指 的
,

唯有前苏联的作品

可 以供她饱览
。

诸如
�

《钢铁是怎样炼

成的 》
、

《青年近卫军》
、

《童年 》
、

《我的

大学 》
、

ϑ绞刑架下 的报告 》
,

及从苏联

流传过来的 《牛蛇 》等等这些作品
,

常

常使我们这般同龄人热血沸腾
,

恨得牙

痒痒的
�

怎么就生不逢时
,

没有落草在

创造英雄的时代 ,

就这样一直到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

解体
,

常安的英雄情结始终未解
,

等后

来她进 了外企
,

闲来无事
,

游逛 当时名

气响响 当当 的北京
“

秀水街
” ,

才惊觉

她心 目 中的
“

保尔
”

已经变成了她认为

是
“

臭汗淋漓
、

俗 不可耐
”

的
“

国际倒

爷
” ,

可想而知
,

这对她当时的精神打

击
,

比她砸 了所谓 的
“

社会主义 饭碗
”

Δ辞掉公职 Φ
,

一脚迈进
“

资本主义泥坑
”

�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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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一位能忍受病痛
,

要求不多
,

慈眉

善目
,

年轻时算不上美貌绝世肯定也是

个良民的老妈妈
,

何罪之大
,

忍心将其

打残。 从此
,

再碰到上 年纪的苏联老

人
,

我便不再提及那个时代的事
,

以免

伤情
。 ”

常安笑着说
。

终于有一天
,

常安工作的医院来

了一个呼吸治疗实 习生
,

一看便是欧

洲人
,

只是猜不 出是欧洲哪个地理位

置的
。

浓重的 卷舌音让常安以 为 是法

国人 或者德国 人
,

不过那些国 家来的

人都很高大
,

有着农民一样红通通 的

面颊
,

都不像眼前这位
,

身材消瘦
,

脸

色苍白⋯⋯
‘

强烈的好奇心
,

致使某一天常安

终于耐不住开 口 问其哪里人 士
,

答 曰 �

Μ Ν4 4Α .Β
。 “

我眼睛一亮
,

伸 出手来
�

你

好
,

阿拉哨
。

当对 方知 道我是 中国 人

后
,

他赶 紧表 明 中苏两 国是好朋 友
。 ”

此时
,

常安现场为我再现了 自己当时的

表情
—

眼睛亮亮的
、

脸 上泛起 了红

晕
,

显然很兴奋
。

然后
,

他 们兴致勃勃地聊起各 自

的国家
,

更多的则是对方 国家的文艺作

品及作品中所塑造的主人翁
。

对陀斯妥

即使不至于爱民如子
,

但也不能随意虐

待自己的 民众
,

否则回家卖红薯事小
,

殃及子孙则事大矣
,

哈哈
。

当再谈起经济改革
,

据他说解体

的苏联十分糟糕
,

东西贵得不得 了
。

像

麦当劳
,

;Α ΟΟ . Π Ν:
,

肯德鸡这些速食店
,

都是很有钱人去的地方
。

倒是中国 的经

济改革让苏联人十分羡慕⋯ ⋯

因 为都是从社会主 义 国 家 出身
,

相聊甚欢
,

只是这位大哥的英语实在是

太难懂 了
,

Μ 字卷得常安昏 昏沉沉
,

所

以在聊了些时候
,

又赶上双方都忙
,

最

后只好放弃寻找
“

保尔
”

了
。

敞事  Θ0 心道衡
、

以算勤奋
的罗马尼亚同事

如今
,

第 ( ? 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

拉开 了帷幕
,

使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

一片欢乐
、

详和
、

振奋的气氛中
。

只是
,

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有位美丽的

罗马尼亚少女
,

曾经囊括了几乎全部金

牌的体操冠军 # 还有那部描写二战时期

抗击德军的罗 马尼亚电影 #

这次小聚
,

常安最后给我讲述 了

在她的 医院里碰到 了一位矮小精瘦 同

样卷舌音浓重的罗 马尼亚呼吸治疗师
。

死
”

Ρ 等到又提及上面那位美丽的体操

队员时
,

他很肯定地说她是齐奥塞斯库

儿子的情妇
。

弄得常安半信半疑
, “

∀ / 6

Χ, Ν 4Ν/ 6#
”

罗 马 尼亚呼吸治疗师很肯

定
。

后来常安说在一本杂志上真的看到

有关消息
,

而这位冠军也来到美国
,

境

遇似乎非常不佳
。

显然
,

能够经历完 全不同 的制度

和时代
,

其实是人生中一件非常幸运的

事儿
。
只是听常安讲

,

她到现在还没有

碰到南斯拉夫
、

古 巴和北韩的移民
,

有

点觉得遗憾
。

但相 比我而言
,

则是非常

幸运 了
。

说来惭愧
,

虽然我常因工作关

系在中国
“

走南闯北
” ,

可是至 目前 为

止我除了母国中国
,

还从未到过其他国

家呢
。

所以
,

我绝对相信这些在动荡 中

和尚未解体的社会主义 国 家的老百姓
,

如果真的有一天跨进纯粹的资本主义

花花世界
,

一定将有更精彩的故事同常

安分享
。

我更期待常安能带给我更多
、

更生动 活泼而又富有生活情趣 与人生

哲理的见闻
。

谢谢你精彩
、

丰富 的人生

阅历
,

常安
‘

祝愿你的人生更精彩
、

更

美丽
。

对

出国 与就业
,

( ∃


